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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提要：宁波方言中，有“肚仙”一词，意思是：“女巫，能召死去的人使人腹中与活人问答，装

      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。”明代白话长篇小说《禅真后史》中有 10多例“肚仙”，与宁波方言的“肚

      仙”意义上有不同之处 ：“女巫，能召所谓的‘仙 ’使人腹中与活人问答，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

      的。”从“肚仙”此词的理据来看，也是人腹、附体的是“仙”比人腹 、附体的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

      “亡灵”来得准确。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一词的解释，应该是《禅真后史》中“肚仙”一词的引

      申。

          主题词：“肚仙” 溯源 辨义

    两本《宁波方言词典》都收有“肚仙”，只是李荣先生主编〔’〕的一本收的是“肚仙婆”:“女

巫，谓死者能人其腹附其体与亲友对话以此迷信活动赚取钱财。”朱彰年等先生编著〔2〕的收

了“肚仙”:“女巫，能召死去的人使人腹与活人问答，装神弄鬼以骗取钱财的妇女：关一。’，《阿

拉宁波话》〔“〕中也收有“肚仙”:“女巫，能召死去的人使人腹中与活人问答，装神弄鬼以骗取

钱财的：关一。也叫‘肚仙婆’。”

    好多方言词典未收“肚仙”，如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〔4〕、《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》〔5〕、《吴方

言词典》〔6〕等。
    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〔7〕收有“肚仙”:“旧指能召来亡灵与生者对话的女巫。”词典中说明

方言点只是吴语：浙江宁波。例子中也只引《宁波歌谣一束》：“九窟龙，十字桥，弯转讲肚

仙 。”

    笔者发现，明代白话小说《禅真后史》中用了十多个“肚仙”，但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，好多

近代汉语方面的词典也未收，如许少峰的《近代汉语词典》〔“〕、高文达主编的《近代汉语词

典》〔”〕等。《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》［l0〕号称所收词语出自 100部小说，其中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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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禅真后史》，但也是未见“肚仙”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上面已经说过，在现代汉语里，“肚仙”是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方言词语，是吴方言，再缩小范围，是现代宁波方言中有这种说法，怪不得操北方方言的人，

在处理这些词语的时候，就干脆回避了。

    笔者又发现，《禅真后史》中的“肚仙”并不是上面所说的召来一般的“死者”人其腹，附其

体，而是“大仙”人其腹，附其体，如第十七回“问肚仙半夜有余，荐医士一字不识”中有这样的

话 ：

        ( 1）张氏道：“⋯⋯我寒家敝邻徐妈妈，腹中有仙，能言过去未来休咎，极是灵感，不

    如接彼占问决疑，然后行事，婶婶以为何如？"

此例很清楚，她肚中不是一般的死者，而是有“仙”。

    再看“肚仙”的例子：l

        (2）即令一个癞头使女，名唤白雪，提一盒子菜蔬，进城里探望父亲张佛匠，就分付

    接了肚仙徐妈妈同来。（第十七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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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3）白雪提了盒儿、取路奔入城里丁却好饷午时分，见了张佛匠，交与盒中之物，次后

    到徐肚仙家里来，说大娘特来相请。（同上）

        (4）此时瞿狂弟兄俱往庄上催租，聂氏预先接在房中，直待更阑人静，张氏才焚起一

    炉香来，请问肚仙家宅吉凶。肚仙支吾絮聒了一会，方说出家庭事务，讲道：“你家阴德

    好，家门正当发迹，况阳基阴宅皆利，只是尔香火前的得炉尘垢堆积，似乎足上有些损

    坏，神佛不受供养，主阴人疾病而多怄气。”（同上）

        (5）肚仙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家灶上烟拒中，放了甚么辛辣不净的物件，主女眷们心事

    不宁，，比忧惚惚的过 了日子，非气是气，不恼也恼。”（同上）

        (6 ）肚仙道：“何如？快快取出了。还有一件，天井中的阴沟被污泥淤塞不通，少年

    女眷不患腰疼脊痛，必染白带红琳；男子主遗精白浊、疮毒血光。”（同上）

        (7）肚仙笑道：“何如？大娘子不用心焦，我有一样丹方传与你吃，即刻见效。”张氏

    道：“这等更妙。”肚仙道：“取那土墙上野苋菜，不要见水，干帕子抹净了，和糯米煮羹吃，

    绝好的海上神方。”张氏道：“承教了，学生也用过了，吃下愈加小腹作痛，白带仍然不

    止。”肚仙笑道：“这样说，那丹方是无用的了，药既不灵，药金返璧。”张氏道：“休得笑话，

    且讲正经的事。”肚仙道：“正经的话，目下府上有一桩财谷的喜事到临。”聂氏道：“何以

    见得？”肚仙道：“二位娘子，静夜中曾听见鼠数铜钱么？”张氏道：“不要提起这些怪物，搅

    的人不得安睡，每夜五更时，只听得浙洒索索的叫，好不耐烦。”肚仙道：“这灵鼠多分在

    西北方数钱呢？”聂氏道：“果然是西北方聒噪。妈妈，这仙人何故就知有财谷之喜？”肚

    仙道 ：“西隅属金 ，故为财；北向属水，水能生木 ，故为谷。⋯⋯”（同上）

        (8 ）肚仙道：“适才报的财谷，扰是寻常，还有一桩至紧的事体，报与二位女菩萨知

    道。奈吾仙谭了半夜，止呷得两瓯清茶腹中饥馁，待吃些甚么东西才好讲话。”张氏忙摆

    出蔬菜果品点心之类，一齐吃了，从新焚香点烛，请求肚仙再言祸福。（同上）

        ( 9）只听得咽喉下咽咽地声响，肚仙道：“汝家后园桑树上有阴阳二鬼，张弓抉弹，打

    入门来，为祸不小，家下若有怀孕妇人，急急禳遣方好，不然合家长幼皆有大难。”张氏惊

    惶磕头礼拜，求踢祈攘之术。肚仙又道：“解释甚易，汝不吝财方可。”张氏、聂氏一齐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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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问，肚仙道：“吾神倦矣暂退，欲知备细，但问吾弟子便是。”徐妈闭目静坐一会，立起身

    道：“大仙已退，老身告辞。”张氏杜住道：“妈妈且慢着，适才大仙言桑树上阴阳二鬼作

    祟，求妈妈攘遣则个。”徐妈道：“方才大仙与我说，贵府有一怀孕妇人，怨气冲天，不知何

    故，请二位娘子明言，方有镶遣之法。”张氏将瞿天民收留阿媚，因而有妊：“不瞒妈妈说，

    我与婶婶心怀不平，特接老妈妈降仙明示，决我二人之疑 。”⋯⋯聂氏道 ：“方才大仙说 ：

    汝家孕妇怨气冲天，主合家长幼有难，急宜攘遣。妈妈又讲这冰冷的话来？”徐妈道：“大

    仙言二鬼作祟，孕妇降灾，疑是外姓人也。今阿媚如有孕，此系员外骨血，我老身是靠佛

    天吃饭的，怎好行那伤天理的匀当？" （同上）

上面例子中，在徐氏成为“肚仙”时，称她为“肚仙”，而当她还原为“人”时，就称她为“徐妈”

了。同时，在对话中，好几处说到“大仙”、“仙”、“神”，也就是说，“肚仙”所说的话，都是“大

仙’夕所说的话，这个“徐妈”只是“大仙”的代言人。再看现在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，她所召来

的只是一般的“死者”、“亡灵”。两种“肚仙”是有区别的。笔者联想到，太平天国中的杨秀

清 ，需要的时候 ，他所召来的也不是一般的死者 ，而是“上帝”，他是“上帝”的代言人 。所 以这

个时候，洪秀全也要听他的话。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有一次，杨秀清在为

“上帝”作代言人时，逼迫洪秀全要封他为“万岁”，洪秀全也答应了。为此，杨秀清沾沾自喜，

而那个“女状元”反而劝他收回这个“命令”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但结果是杨秀清没有听她

的忠告，最后是身首异处，暴尸街头，还没人敢来收尸。

    再看一些例子：

        ( 10）徐妈道：“⋯⋯又自算计道：救人须救彻，我这靠肚仙的荐头有限，又传他个方

    子，令他办 了些礼物到那 占卦的詹师长、卜龟的吴先生、城隍庙孙道士、观音庵 洪长老，

    四处吹嘘这狗呆，一二年之 间，行起时来 ，好不生意茂盛哩 ！⋯⋯”（同上）

        ( 11）再说聂氏当夜思量肚仙之言，历历有验，倘阿媚果然生子，有损于我，怎么是

    好？（同上，第十八 回）

        (12）又见公公将瞿琰寄养于刘宅，心怀不平，那一日怨气未泄；复想起日前听肚仙

    打胎之说 ，反被全伯通作去若干银 两。（同上，第十九回）

从上面的众多例子看来，《禅真后史》中的“肚仙”确实与现在宁波话中的“肚仙”有一些区别，

也就是说，这里的“肚仙”身上附的是“仙”，不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。下面还有这样的

话 ：

        ( 13）徐妈道：“⋯⋯今年二月间，菜衙里奶奶接我去问仙，正进门，只见那厮坐在厅

    上，与做官的讲话。我往侧厅里进去，奶奶道：‘用了午饭问仙。”,（同上）

这再次证明，人腹、附体的不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“亡灵”，而是“仙”。

    方汝浩虽然是明末人，生在封建社会里，但在字里行间，他不信“肚仙”这一套，因为小说

中有这样的话 ：

        ( 14）徐妈妈留住吃点心，一心陪着吃茶指东话西，打探瞿家事体。这妮子省的甚

    么？将家下若大若小、长短阔狭，备细的说了。（同上）
正因为徐妈妈已经从白雪口中探得了瞿家的事体，已经心中有数，所以后来她所说的话句句
很准 ，“历历有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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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方汝浩是不相信“肚仙”这种人的，是不相信这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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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说的话的。这在当时来说，应该是了不起的。

    绍兴话中有“肚里仙”的说法，意思为“未 卜先知”，是动词。看来与宁波话中的“肚仙”是

有一定的内在关系的，因为绍兴离宁波很近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收有这个“肚里仙”。

    这“肚仙”与“跳大神”似也有联系，《汉语大词典》收有“跳大神”:“旧时巫师假装神仙附

体，来回跳跃，伪称能驱鬼治病。”例子有二：

        ( 15）唐抓子老婆闹病，请跳大神的，给黄皮子磕头。（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第一部二）

        ( 16）王克俭看见好骂呀，跳大神一样把它们驱逐了。（柳青《种谷记》十七）

看来，“跳大神”是男的，而“讲肚仙”是女的，但实质是一样的。

    《汉语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二神”:“旧时巫师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。跳二神为跳大神的巫

师的助手 。”例子有 ：

        ( 17）他不种地，是活不干，靠风吃饭。逛道儿，喝大酒，看小牌，跳二神，都有他的

    份。（周立波《暴风骤雨障 二部十七 ）

看来，这“跳二神”的也是男的。 ．--／一
    《汉语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神”，义项有二，其一是：“旧时民间治病的一种迷信活动，女巫

或巫师装出鬼神附体的样子乱说乱舞，认为能给人驱鬼治病。”例子有二，如：

        ( 18’ ）大都街上多有泼皮厮打底跳神师婆，并夜聚晓散底，仰本部文字禁断。（(（元典

    章新集 · 刑部 · 禁聚众）})

        ( 19）济俗：民间有病者，闺中以神 卜。倩老巫击铁环单面鼓，婆要作态，名曰“跳

    神”。（清 · 蒲松龄《聊斋志异 · 跳神》）

从解释和例子来看，应该说这“跳神”同上面所说的“肚仙”也很接近，只不过这“跳神”的，既

可以是男的，又可以是女的。我们在琼瑶的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第二部中，也就看到过“跳神”

的镜头，装扮“跳神”的也是既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

    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还收有“跳同”:“女巫；巫师。”也是吴语，但它是浙江温州话。也收有

“跳端公”，义项有二，其一是：“跳神。”是西南官话，如云南水富、四川成都。

    方言是很奇怪的语言现象。这么多方言点，宁波话从古代白话小说继承了“肚仙”这一

说法（意义虽然有所改变），但别的方言在相同的意思上，却继承了别的说法，如温州话和宁

波话，都是吴方言，但说法就不一样。

    从“肚仙”此词的理据来看，也是入腹、附体的是“仙”比人腹、附体的是一般的“死者”或

“亡灵”来得准确。看来，宁波方言中的“肚仙”一词的解释，应该是《禅真后史》中“肚仙”一词

的引 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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